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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或大學史一直以來都不是廣義歷史領域研究

中的熱門主題，且多著重於作品的直接功能性與

目標性，因此過往的校史書寫主題，大多圍繞在

學校的組織結構、典章制度、大學師生與畢業校

友，以及機構或人物相關的知識史與生活史。然

而，許多在傳統校史範疇之外的「小人物」、校

園環境中習以為常的空間配置與草木魚蟲，以及

難以啟齒、正視的「陰暗過去」，卻是現今校史

應當拓展的學術視野與專業倫理的實踐，也是一

個可以思考、因應當代面臨的問題與需求的重要

途徑。

今日，何謂校史？校史書寫的視野與意義
校史的書寫是一種將知識與行動結合的實踐方

式，而校史是什麼？要選擇述說哪些主題？以及

為什麼我們需要書寫校史？透過梳理這些問題，

便可更進一步描繪出21世紀的現在，臺灣究竟需

要什麼樣的大學？以及，今日，大學能知道什

麼？大學應該做什麼？大學可以期望什麼？以此

來回應當代更多面向的社會問題。

書寫校史，其中一個明顯的作用，便是可以透過

人們對於學校回憶的累積，凝聚校內人士的向心

力、認同與歸屬感。然而，當這個校園裡的人們

在定義自己的校園生活圈、凝聚「認同」之時，

卻也會因此產生「排他性」，而有內外之別，並

衍生出「誰」可以掌握述說校史的話語權的討

論。對於他校人士、社區居民等群體來說，一個

學校的歷史書寫與研究又能帶來什麼樣的意義，

則需要先了解學校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隨著

時代的演變，學校系統建立的模式以及其在社會

上的功能也會有所轉變。學校也是社會變遷過程

中的重要場域之一，因此學校與社會之間有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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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演化的互動關係，而「校史」所要互動的人群，

也就顯然不僅限於學校裡的行政人員、老師、同學

或畢業校友，而是也進入了公共的場域，和在社會

的演進中共同發展的不同群體建立關係，如社區居

民、市民等等，進行互動與溝通，以共同面對當代

社會中所衍生出的各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在全球化的發展下，「學校」除了具有培育人才的

功能之外，亦有需要重視的社會責任，而若要能夠

讓學校成為社會信任的機構，「歷史」便是一項重

要的材料與基礎。學校若能面對過往的歷史，正視

過往的所作所為，即是在向社會宣示這所學校具有

反省並願意再次改正過錯的能力與特質，是與時漸

進、樂於轉變，同時考慮可以讓社會大眾信任的機

構，以及和社會中各個群體互動的機構。而在全球

化、國際化的快速發展與變遷之下，個人與一個固

定的群體或是固定的環境之間，也不如過往可以透

過長時間地培養來建立情感連結，因此，校史的建

立便是一項可以讓人們在快速地移動與變遷中，更

快與校園有更深的互動、產生連結，以及尋找自我

定位與認同的方式。

學校與企業的歷史責任
 一般而言，校史作為「宣傳」學校特色與精神的

使命從未被忽略，就如同企業為了永續經營發展，

同樣需要透過建立品牌來宣傳其所擁有的特殊性。

對企業而言，書寫歷史便能夠成為企業對內或對外

溝通的重要方式，對內可以凝聚向心，對外則可以

透過從以往歷史發展的軌跡中尋找並提煉出與眾不

同的價值面向，以營造並宣傳永續品牌的特色，成

為民眾得以快速掌握該企業與產品是否值得信賴的

依據。讓過去不致成為單純的過去，而能夠成為企

業的人力資源或者行銷部門的重要資源，而得以使

其永續發展。對學校而言，歷史書寫也有相同的意

義與效果，對內可以凝聚校園向心力與情感認同，

若學校勇於面對過往的「陰暗歷史」，對外則可以

展現出批判反省的責任感以及積極溝通、轉變的態

度，以爭取社會大眾的信任。

當然，負面的歷史議題若處理不善，便可能引發巨

大的「公關危機」。舉例來說，1986年的德國Benz

汽車公司，在100周年時所出版的企業史書籍《戴

姆勒賓士1933-1945：紀錄》，雖展現出主動面對

二戰時期的勇氣，然而，Benz對於其在該時期中，

強迫外籍勞工勞動的相關爭議與企業的作為卻只是

寥寥幾句就匆匆帶過，此舉也因而成為人們抨擊之

關鍵。原本Benz率先引領的歷史政治舉措，反而造

成了一場公關災難，並多年來影響著公司的形象。

這樣的現象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人們所處的80年代，

德國公眾對於歷史觀點的關注與興趣，然而B e n z

面對該議題時的作法卻不符合大眾的期待。不過，

企業如何面對陰暗過去，依然有較為成功的例子與

作法。例如成立於納粹時代的福斯汽車公司，在

1998年國際訴訟開始後，進一步承認過往實施強制

勞動的歷史，也願意為此負起法律與倫理責任，後

來甚至將「企業面對陰暗過去」的作為視為該企業

的「文化」內涵，以表示其並非只為了短暫的宣傳

效果或虛與委蛇，而為長期的社會與歷史責任。雖

然，勇於從歷史錯誤中學習的企業願意善盡歷史責

任，但也並不代表該企業從此之後就不會再做出引

發社會爭議的行為。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發現，企業面對自身錯綜複雜

的歷史，依照不同的操作方式，對外可能成為公關

災難，但卻也可能成為展現企業歷史責任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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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雖然面對陰暗過去固然有其風險，但歷

史債務並不會因不理睬而不存在。所以，積極主動

的面對，才是最好的策略，若是拖延、沉默便容易

遭受指責，同時，隱瞞越久，後座力也會越大，不

僅無法展現出負責的態度，形象的受損也會越來越

嚴重，因此便更無法有效建立起與社會大眾溝通、

和解的橋樑，也就更不可能在這樣的社會關係中取

得大眾的信任。

從培養歷史的債感開始
因此，大學史的書寫，重點不應在於描述現今的組

織結構，或堆砌知識的成果，而是應該展開新的書

寫範疇，並透過回溯歷史的軌跡與思考、書寫的歷

程，以便更清楚理解當代社會之所以如此建構、運

作的各種條件，以及回應當代社會的需求並尋找當

代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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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符合當代的校史」，不應只是緬懷過去的

豐功偉業和偉大人物，凝聚校內人士的情感與認

同，也須關注那些不光彩的陰暗過去，和過往常常

忽略、不被重視的微小聲音，以及周遭的居民與社

會大眾。亦即除了必須符合當代大學的需求、符合

所有「大學人」的需求，也需符合當代社會的需

求，並且同時要能夠通過當代歷史書寫理論與實踐

經驗的檢驗。

然而，如何能夠讓校史的書寫引起各方更多的關注

與討論？或許可以從培養歷史的「債感」開始。透

過回溯過去的歷史經驗與發展軌跡，便可能讓人

們有所認知並思索、感受那些不光彩的「陰暗過

去」，進而萌生出責任感或虧欠感，並透過批判與

反省，促使人們想透過某些行動來回應這種情感所

產生的張力。而有了債感與責任感，也就或許能夠

用更謹慎的態度與警醒的距離，來平衡史料與感情

之間的拉扯，使歷史書寫不至於陷入資料堆砌或情

感動員的困境，而能夠有機會對過往歷史進一步釐

清、探究和賦予意義，並透過歷史意識的積極實踐

以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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